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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来管理。最初允许浩罕任命阿克萨克尔是参照新疆地方的经验来做的，只是清廷没有想到，这

种实践发展到后来会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意味，并被吞并浩罕的沙俄所承袭。其次

辛亥革命后，为了继续保留阿克萨克尔制度，沙俄外交部提议中国可以在俄国突厥斯坦设立对等

的阿克萨克尔管理在那里的中国属民（第 125-126 页），如此一来，就对原本不平等的单向实践

进行了校正。 

这本书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使用 Uyghur Nation 指称维吾尔族，Nation 一词往往给人以领土

上的联想，暗示维吾尔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与新中国在民族识别时期给予维吾尔的民

族定位是相悖的。在我国的政治语境下，维吾尔属于 Nationality[1]，它可以有领土属性，但这块

领土被称为民族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而不是国家（State）。博大卫之所以采用 Nation

而非 Nationality 来指称维吾尔，可能是受到苏联民族政治话语的影响。苏联进行民族划分是按照

斯大林 1913 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提出的四个标准来进行的，文中所要识别的民族就

是 Nation(нация)，而非 Nationality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苏联和新中国的国情不同，列宁无意建立

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单一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而是承认它是由多个民族国家构成的联盟

（Soviet Union），因此允许境内存在多个 Nations。对那些参与民族构建的苏联籍塔兰奇和喀什

噶尔革命者而言，他们也能看到维吾尔有成为 Nation 的可能。虽然博大卫基于苏联民族政治话

语使用 Nation 有一定合理成分，但有必要在书中专门对此作一说明，毕竟维吾尔的主体是在新

疆。 

最后指出这本书存在的一个瑕疵，博大卫在第 271页说“三先生”（Three Effendis）1949

年解放后都流亡到国外了，这与史实不符。“三先生”中的麦斯武德最后并没有出去，而是被收

监然后于 1952 死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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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 

新疆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5 

新疆大学报告用详实数据戳穿反华“学者”五大谎言 
 

《环球时报》2021-01-05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1Od6RlJTsJ?from=timeline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去年 6 月在美国詹姆斯敦基

金会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捏造所谓“新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和田某地汉族人口

增长率比维吾尔族人口增长率高出近 8倍”等“研究结果”并进行炒作。4 日，新疆大学官网发

布《人权保障语境下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探析——以新疆人口为视角的调查研究报告》。这份近

8000 字的报告由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祖力亚提·司马义和张雅茜共同撰写，报告通过

翔实数据针对郑国恩所谓“研究结果”中的五大谎言进行驳斥。5 日，报告作者祖力亚提·司马义

教授对《环球时报》表示，郑国恩的“研究报告”罔顾事实，恣意篡改数据、混淆计量单位、模

糊概念和数据来源，就是一份披着“学术报告”外衣，旨在从人口角度抹黑中国新疆的“三无产

品”，“对于这些谎言，我们在报告中都一一进行了反驳。” 

谎言一：“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 

郑国恩在其“研究报告”中称“通过对政府文件的系统分析，自 2015 年起，新疆的人口自

然增长率急剧下降”。然而，新疆大学的报告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公

布的统计数据发现，从 2015 年至 2017 年，新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在 11‰以上。尽管

2018 年新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至 6.13‰，但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水平来看，新疆

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处在较高水平，并不存在郑国恩所言的“急剧下降”。 

谎言二：“少数民族地区 2018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 4.06‰” 

郑国恩还称“2018 年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直线下降：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均降至 4.06‰，其中

喀什与和田地区的增长率为 2.58‰。”。然而新疆大学报告指出，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8 年新疆全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6.13‰。在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新疆南疆四地州中，克

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11.45‰、喀什地区 6.93‰、阿克苏地区 5.67‰、和田地区 2.96‰。即除

了和田地区以外，南疆其他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均高于郑国恩“报告”中的“4.06‰”。另外，

喀什地区（6.93‰）、和田地区（2.9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与郑国恩谎称的“2.58‰”这一

数值不相符合。 

谎言三：“2018 年和田某地汉族人口增长率比维吾尔族的人口增长率高出近 8倍” 

而对于郑国恩声称的“2018 年，和田地区某地的汉族人口增长率比维吾尔族的人口增长率高

出近 8 倍”，新疆大学报告指出，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新疆除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以外，

还生活着其他的众多民族。就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口和汉族人口的变化情况来看，从 2010 年至 2018

年，维吾尔族人口不仅没有如郑国恩所言的减少，而是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10-2018 年，新

疆年末总人口从 2181.58 万人上升至 2486.76 万人，增加 305.18 万人，增长 13.99%。具体而言，

少数民族人口从 1298.59 万人上升至 1586.08 万人，增加 287.49 万人，增长 22.14%；其中，维吾

尔族人口从 1017.15 万人上升至 1271.84 万人，增加 254.69 万人，增长 25.04%。同一时期，汉族

人口从 2010 年的 882.99 万人上升至 2018 年的 900.68 万人，增加 17.69 万人，增长 2.0%。综上，

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人口的增幅，也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

口的增幅。 

谎言四：“所有少数民族县的人口净增长率为-0.25‰” 

郑国恩在其“研究报告”中称“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的人口净增长率低，仅有 0.22‰，所有

少数民族县的人口净增长率为-0.25‰，因而从总人口的增加可以估计多数地区的汉族的人口净增

长率上升了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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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报告比对官方数字发现，无论是从南疆四地州 28 个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

（4.48‰）来看，还是分别从四地州所辖下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分析，都无法得出郑国恩

所言的“所有少数民族县的人口净增长率为-0.25‰”。就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的事实情况来看，也

与郑国恩所谓的“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的人口净增长率低，仅有 0.22‰”大相径庭。至于郑国恩

再次提到的“从总人口的增加可以估计多数地区的汉族的人口净增长率为 7.42‰”的这一推断

更是毫无根据，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数据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郑国恩在其“研究报告”中谈到汉族的净人口变化率增至 7.42‰时用的是

“estimate”一词，其意为“估计、推算”。新疆大学报告提到：“或许是郑国恩自己也为自己

的谎言心虚，也只能用含糊其辞的话语继续掩盖着自己的谎言。” 

谎言五：“2020 年，一个维吾尔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设定了前所未有的近

乎为零的人口增长目标，即每千人中仅新增 1.05 人” 

新疆大学报告指出，在这里，郑国恩再次不惜篡改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相关文件的数字

以完成自己的“研究报告”。根据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卫健委预算报告可以看出，在一级

指标“项目完成指标”中，对于二级指标下“质量指标”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设定的是

1.05%。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中用的单位是%。换句话说，当%转化为‰时，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自治州文件中提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应该是 10.5‰。 

因此，郑国恩谈到的“每千人中仅新增 1.05 人”这一论述，实则是以混淆人口增长计量单位

的手法来编造其“研究报告”中的谎言。 

 

 

 

 

 

“我的报告两个核心的观点是：新疆的人口，包括少数民族的人口发展始终保持健康和稳定，

根本不存在郑国恩所谓的‘剧烈的下降’。新疆的人口发展和全国大体一致，少数民族的人口数

量，包括维吾尔族的，都是一直在增长。”5 日，报告作者祖力亚提·司马义对《环球时报》表示，

郑国恩所谓的“人口报告”使用的很多资料和数据都存在篡改、造假、来历不明和其他各种问题，

“这就是一份披着学术报告外衣的旨在从人口角度抹黑中国新疆的‘三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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